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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党史画说党史

2011 年 4 月 11 日，五彩基金

的老师李倩茹在青藏高原海拔

4499 米的鄂拉山的雪地里写下了

“五彩基金”四个字，此时，满载着

五彩基金物资的运输车从西宁出

发并行驶两天后抵达玉树。4 月

13 日，在玉树第三完全小学，招收

了 43 名藏族残疾学生的五彩玉树

唐卡学习班开学了。办唐卡班有

三个目的：一为用艺术抚慰残疾

儿童的心灵，二为让行动不方便

的藏族孩子掌握一门生存的本

领，三为继承藏民族的传统文化

艺术。

2008 年四川大地震后，我和

赵欢、苏阳等经常去四川大学华

西医学院重症监护室和康复中心

慰问因地震致残的伤病员。那些

还躺在病床上、坐着轮椅、拄着拐

杖的孩子们，那些年轻、漂亮却笑

容不再的面孔给了我们太大的触

动。班级里的大多数伙伴在灾难

中永远离开了他们，孩子们的命

运瞬间被改写。几个月以后，志

愿者也越来越少，健康活下来的

人都投入到巨大而沉重的灾后重

建中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国家贫

富，无论制度先进与落后，都会面

临自然灾害。人类享受了大自然

的美妙景色和资源，却也因为过

度的贪婪，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人除了和所有动物一样，按照自

然规律生存下去以外，还有协调、

平衡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思维逻

辑的人类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

是相互帮助。

常常有媒体会问，帮助的方

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会想到创办

“五彩基金”来帮助孩子们。其实

很简单，艺术家最大的优势在于

拥有一门“手艺”。用艺术的技能

来帮助那些将来不容易得到工作

机会的残疾青少年儿童，让他们

有一门“手艺”，除了获得心灵上

的抚慰和自由之外，拥有谋生的

本领，这是我们最初最实在的想

法 。“ 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其实说到底，就是“天干饿

不死手艺人”。有了这样的想法

之后，我们开始试图用艺术的感

召力去动员、影响那些来自艺术

教育环境薄弱的偏远农村的残

疾学生。

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李丹时的

情 景 。 我 们 问 她 ：“ 想 不 想 画

画？”小姑娘还躺在病床上不能

动弹，剩下那只左手也不灵活，

只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后

来，高位截瘫的刘芳知道自己还

可以用双手画画时，露出了几个

月来唯一的笑容。高位截肢的

寇娟和唐仪君，怀着好奇的心态

表示愿意学习画画。高位截肢、

漂亮的卿静文，以前就希望学艺

术报考美术学院，有了五彩基金

老师的专业指导，离梦想又近了

一步。可爱的小叶子是年龄最小

的姑娘，只有 8 岁，地震不仅让她

失去了父亲，同时也失去了右手，

而父亲从前的愿望就是希望她学

习画画……

在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的 支 持 和 帮 助 下 ，五 彩 基 金 的

“艺术助残计划”顺利出炉。2009年

3 月 26 日，五彩基金正式成立。一

群热爱艺术的年轻老师的加入，

让五彩的颜色更加绚丽。2009 年

6月，五彩基金举办了展览“明天”。

一年以后，第一批资助培养的12个

残疾孩子全部考上了大学……

“天干饿不死手艺人”，用艺

术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教会他

们一门生存技能，这是我们的愿

望。五彩基金两年了，我们高兴

地看到，它正在变成现实。其实，

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这些孩

子中能产生一个像墨西哥传奇残

疾女画家弗里达那样的杰出艺术

家。我始终相信，我们只是力所

能及地帮助孩子们打开了一扇

门，而他们能走多远，一定会超乎

我们最初的想象。

■“现在，成立名目繁多的美术单位，设立各种职位，转来转

去还是那几个人。艺术家戴的‘帽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再以

此作为资本到处吹嘘，忘乎所以。很多画家把职务、岗位作为作

品的附加值。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捆绑在一起。结

果，大众看到的不是艺术，而是职务。艺术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

人占有了。这些人公器私用，利用职位为自己谋利益，正是美术

界所痛恨的。应该整顿和管理好这些美术专业单位，建立美术机

构监管机制，把它们纳入到人民的监督之下，逐步恢复其公益

性。”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延文说“很多画家把职务、岗位

作为作品的附加值”

说到底，美术界怪现状的根源是：位子、帽子往往连着票子。

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造成了美术界无休无止的内耗，最终

戕害的是人心、人才和艺术创造。

■ “（村上隆讲‘艺术产业化’）有些人有兴趣，但对我而言，

这个词是非常邪恶的，把艺术完全放在脚底下，传播这种想法会

毁掉很多年轻艺术家，会摧毁价值感。我觉得艺术自身一定有真

诚的东西，在大学里面谈‘艺术产业化’很不好。‘艺术产业化’最

早从英文里翻译过来，‘创意文化产业’大概是这个概念。那天重

庆记者问我建立艺术园区，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艺术还是回到最

简单的东西，你热爱它你就做。其实社会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

‘艺术创意产业’太可怕了，快变成‘养殖场’概念了。”

——王广义说“‘艺术产业化’这个词很邪恶”

作为“当代艺术 F4”之一，王广义毫无疑问是火爆艺术市场的

受惠者。但他强调价值感，反对“艺术产业化”，俨然有知识分子

立场。眼下，艺术产业化、教育产业化、非遗产业化……几乎无行

业不“产业”，问题由此丛生。王广义之忧，亟须引起人们反思。

■ “大家想一想，好的作品会越拍越多吗？真的艺术品会

越拍越多吗？看看各大拍卖行的征集作品图录就知道了，1993 年

一次拍卖最多一本或两本作品图录，而现在每一次拍卖已经达到

几箱作品图录。说实话，我对近些年冒出的天价拍卖早就麻木

了。其实，看似浮华的拍卖市场，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

秘密。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越拍越多，每年呈递增态势。高价

竞拍到作品的买家都很神秘。建议拍卖数据的公布，应该有税务

部门的参与，像这样高价位作品的交易，其税额是很明确的，如果

交易额没有得到税务部门的验证而对外公布，可能有愚弄广大民

众和投资者之嫌。”

——收藏家郭庆祥说“对天价拍卖早就麻木了”

近来，几乎天天有“天价成交”的新闻，大家已然见惯不惊。

与预展、举槌时的大张旗鼓不同，对于成交后的缴税情况，拍卖行

一直是秘而不宣。生意场或有潜规则，税务部门则不可失察失

责，该说就说，以释众惑。

■ “目前我国全民对艺术品的重视程度大于以往，艺术品

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艺术品是可以

投资的，因为市场经过过去十几年来的发展，成功的人很多，起到

了示范作用，也让很多人从别人的成功中找到了信心，吸引更多

的人进入这个市场。当前的艺术品市场处于初级阶段，让人们抱

着有责任的想法去收藏，是很幼稚的。让大家知道艺术品是可以

投资的，即使主观愿望是为了赚钱，也比去干其他事情强很多，因

为这在客观上对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说“艺术品市场尚在初级阶段，

为了钱入市并非坏事”

屁股决定脑袋，拍卖行老板岂会说让自家泄气的话？可以理

解，但不可以盲信。为了钱而蜂拥入市，弊病究竟若何，有待冷静

观察。

续随子 点评

1935 年 5 月 29 日，中央红军

红一军团第四团22名共产党员和

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

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

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奋

勇向泸定桥对岸冲去。当勇士们

接近桥头时，丧心病狂的敌人突

然点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挡红军

前进的步伐。但英勇无畏的红军

战士义无反顾，跳进火海，打退了

守敌，胜利地夺占了大桥，攻克了

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

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

勋。油画《飞夺泸定桥》，将红军

勇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

畏革命精神永远定格在了奔腾咆

哮的大渡河之上，镶嵌于中国革

命的史册。

当创作《飞夺泸定桥》这一任

务下达时，已是岁暮隆冬，时间紧

迫，创作者刘国枢立即到成都军

区拜访部队老同志，并有幸得到

当时的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将军的

指教。泸定桥在解放前是四川通

往西藏各地的唯一要道。这座罕

见的大型铁索桥，长 200 余米，架

设在跨度很大的大渡河上，河水

湍急，难以想象沉重的大铁链是

怎样安置上去的。刘国枢来回走

在大渡河边，往返在铁索桥上，面

对实景联想当年的一场血战，内

心激动不已。他反复地想象、揣

摸、思考，逐渐进入酝酿状态，然

后有目的地写生、收集素材。

《飞夺泸定桥》难在构图，因

为它的情节单纯、环境空阔，难以

构成造型起伏、交错、对照的绘画

效果，因此，需着力加强宏大的气

势和浓烈的氛围，当然，更主要的

是渲染红军勇士极端艰难但勇猛

而强烈的动势表现，同时，还必须

突出勇士的英姿在整体构成上具

有压倒敌人的强大冲击力，以感染

观者。此外，还有一个难度就是画

面大、人物形体相对小，油画尤其

难于深入刻画。为了克服这一困

难，作者认真做了小幅油画习作，

提高了手眼的准确性。另外，作者

在处理环境和战争气氛上下了很

大功夫，污浊的河水突出“急”，陡

峭的山体突出“险”，火焰硝烟突出

“难”，横穿画面的铁索桥简明突

出，桥上英勇向前的勇士夺人眼

目。他们一手紧拉铁索，一手挥枪

射击的英姿，使整个画面形成了冲

锋的阵势，大有力扫千钧之势。

第一眼见王三杰，恐怕很难

猜到他的画家身份。但若有机会

接触到他的画，也许你会感慨：人

物表情瞬息万变，他是如何画得

这般惟妙惟肖？

王三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

术学硕士，曾创作“面部表情”系

列架上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

展览，是画坛较为活跃的当代青

年艺术家。

1990 年至 2006 年间，王三杰

作为一名警察，负责绘制犯罪嫌疑

人肖像，见过无数张传达爱恨憎

恶的人物面皮，也因此对人物的

面部构造和情绪表达有着细微的

把握。虽然工作内容与美术也算

密切，但王三杰始终放不下自己

的画家梦，几番矛盾纠结，他最终

选择了后者。所有的闲暇时光被

考研的苦读取代，拿起画笔放下

枪，是在 4 次报考天津美院败北、

第 5 次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

此时的王三杰作品也从最初

的几十元一幅而获得更多藏家的

关注和认可。但王三杰说：“艺术

家的创作应该不仅仅停留在取悦

受众或供人欣赏的高度，而应有

更多人文关怀的内容。当一个画

家把他内心的情感用最原始、最

纯粹的手法表达出来的时候，他

就达到了艺术最真诚的状态，这

种真挚的情感流露会感动自己，

也会感动别人。”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花

鸟画家，和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共同

成长。我的中学老师金玉峰对我

初一时画的第一张画大加鼓励，他

说“郭怡孮的画很热烈”，这句话激

励了我一生——我要热烈歌颂今

天的生活，歌颂我们的祖国。后

来，在北京艺术学院求学我得到了

许多优秀教师的培养，打下了学院

派的基础，那段艰苦而激情的岁

月，我永远不能忘。上大学时，刚

刚落成的徐悲鸿纪念馆展出了徐

悲鸿先生珍藏的 4 幅任伯年原作，

是廖静文先生每天亲自开馆后拿

出来给我临摹，闭馆的时候又亲自

收起来。这对于我的入门学习起

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毕业前，在

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一件作品参加

了北京市的画展，邓拓同志在《北

京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郭怡孮的

画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概”。那

是我努力追求的、必须争取做到的

一件事情，我永远记着。

记 得 刚 刚 粉 碎“ 四 人 帮 ”以

后，我有机会参加了文化部主办

的中国画创作组。在那里，我得

到了全国各地 100 多位老先生的

真传，他们把继承中国文化艺术的

重任寄托在我身上，把对我父亲在

文化大革命中悲惨去世的那种感

情，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寄希望在

我身上。那时候，我学习了很多东

西，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学习时

期。

1996 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办

平生的第一次画展，受到许多老

先生的鼓励。何海霞先生看完展

览后当晚打电话时说：“怡孮你拥

抱社会，拥抱生活，拥抱自然，我

向你祝贺，这是你的心态。”潘洁

兹先生对我讲：“我画的是工笔重

彩，你画的是重彩写意。”我一下

子明白了，我要再创造一个跟古

人不完全一样的绘画风格。启功

先生在我为中南海画的一幅大画

上题诗“黼扆宏开大陆风”，我不

懂“黼扆”的意思，查字典后方才

明白“黼扆”是汉代宫殿上百官上

朝时皇家用的最隆重、最华丽的

背景屏风，启功先生认为我的画

像非常隆重的屏风一样，而盛开

的却是山野之风、大陆之风。从

那以后，我不断地努力寻找现代

的风格。我还记得邹佩珠先生拉

着我的手告诉我：“可染先生一辈

子在研究山水画的命题，怡孮你

要把花鸟画的命题坚持下去，研

究到底。”吴冠中先生看了两个小

时后，告诉我“什么叫美，什么叫

漂亮，花鸟画不要漂亮，要大美。”

黄胄先生教我练笔墨，他说：“就

让你练小笔，不许动大画。 ”

……

我的学生也让我受益匪浅，

这么多年来，我每年教 500 名到

1000 名学生。我曾经在中学教了

15 年，这样在北京市就有成千上

万的学生。通过教学，我从他们

身上获得了收益，获得了爱，我没

有理由不把书教好，也没有理由

不把画画好，不把工作做好。我

深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

花鸟画可以表现更宽广的社会主

题，可以表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在 表 现 时 代、歌 颂 生 命、保 护 环

境、关爱自然以及有关当前和未

来的大事方面，花鸟画会显示出

它特有的作用和生命力。

（本文为作者在“大好春光——

郭 怡 孮 绘 画 展”上 的 发 言，有 修

改）

泸定桥的不朽功勋
周少一

给他们一双飞翔的翅膀
周春芽

花 香 深 处
郭怡孮

王 三 杰 速 写
本报驻北京记者 王晓风 李 雪

飞夺泸定桥（油画） 刘国枢

五彩基金儿童作品

大好春光（国画） 郭怡孮

滇南小景（国画） 郭怡孮


